




























*  本文是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宪法第三条第四款的释义学”（项目编号：17YJA820027）的最终成果之一。






























人民政协根据《共同纲领》第 13 条和第 14 条代行人大的职权直到全国各级人大陆续召开第一次会议。
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大胜利召开，由此意味着人民政协退居国家权力运作的幕后，成为第 13 条第 2
款所谓的“提出建议案”的主体。从总体上讲，可以认为这种地位一直延续至今。在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
的正式宪法即 1954 年宪法中，丝毫没有提及人民政协的地位，这等于是默认了 1949 年《共同纲领》所规定
的政协作为建议者的角色。1954 年宪法在序言中明确宣告，“这个宪法以 1949 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1954 年宪法对《共同纲领》地位的确认，同时也意味着它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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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2 年全面修宪的过程，人民政协第一次正式写入宪法。1982 年宪法在序言第十自然段规定，“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
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




政协的规定共用了 130 个汉字，在序言 1898 个汉字中占比达到 6.85%。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与人民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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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成为人民政协制度的传统。现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1982 年 12 月 11 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是对政协章程的第三次修正，此后虽然又经过 1994 年、2000 年、

















协的作用甚至性质本身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比如在 1982 年修改政协章程的过程中，对于 1978 年政协章
程中将政协定性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邓小平主张突破“革命”的范围，突出“爱国”的性质。“根据
我国阶级状况的变化，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性质，叫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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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Soft Power）或软权力原本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 · 奈（Joseph Nye）所提出的国际政治学概念，








[7]　李有福：《邓小平与第三部政协章程的诞生》，《世纪桥》2009 年第 2 期。
[8]　参见 [ 美 ] 约瑟夫 · 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译，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 页；金筱萍、沈茹毅：《约瑟夫 · 奈






































[9]　王建学：《2014 年法国宪法学研究综述》，载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主办、韩大元执行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14 · 第十卷），法律出
版社 2015 年版，第 247 页。
[10]　周刚志、刘佳威：《“人民政协”宪法性质之法理辨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 年第 4 期。
[11]　郑万通：《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人民政协功能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 年第 6 期。

































[13]　戴激涛：《论中央与地方争议的解决机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第 2 期。
[14]　政协全国委员会研究室编：《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0 页。
[15]　习近平：《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 年 9 月 21 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
司 2017 年版，第 297 页。
[16]　“现行宪法序言中有关人民政协的原则规定，必须有关于政协的具体法律（组织法、程序法、监督法）来保障，才至于成为空中楼
阁。”参见任喜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功能论》，《法律与社会发展》1998 年第 6 期。
论政协作为政治软实力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作用 理论探索
· 43 ·
The Role of CPPCC as Political Soft Power in the State System of Governance: 
In Memory of the 70 Anniversary of Convening of CPPCC
Wang Jianxue
Abstract: The year of 2019 is the 70 anniversary of conven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the past 70 years, CPPCC played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state, became the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main carrier of political soft power. Of the normative 
characteristics, CPPCC is “a broadly based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preamble of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As to the main sphere and way of exerting governance functions, CPPCC will play a still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in promoting friend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in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for the reunification and unity of the country. The Constitution both 
confirmed its significant historical role, and set forth a manual for its future function. In comprehensive conclus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it’s necessary to thoroughly interpret the related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continually 
improve the CPPCC’s ability to perform its dut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s system and ability 
of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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